
中国教育学论纲*

课题组

［摘 要］ 构建中国教育学，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教育强国的理论需要。中

国教育学的三大支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和国教育实践和数字技术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格以中国魂；共和国教育实践特别是新时代的教育实践

赋予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以实践脉；数字技术发展赋能中国教育学同步发展以动力源。

构建中国教育学，亟须明确其总体定位、核心概念、重大命题和基本范畴，重点是坚持以人

的发展为微观逻辑主线，以教育的社会功能实现为宏观逻辑主线，形成微观教育学和宏观

教育学的基本雏形。在方法论上，需要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思想继承与理论创

新、本土化与国际化、学科立场与跨学科借鉴等关系。

［关键词］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强国；微观教育学；宏观教育学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工

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驱动引领。教育强国

需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以科学的教育

理论来支撑、驱动、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

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这为

构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教育

学，是以中国立场、视角、价值和方法，分析教

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总结教育规律的社会

科学，是研究中国教育的学问。本文拟对中

国教育学进行粗线条勾勒，构建中国教育学

的总纲。

一、从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教育学

教育学中国化是构建中国教育学的前奏

和基础。自王国维译介、编著《教育学》开始，

学者们从未停止过对教育学中国化的追寻，

“可见这是一个合规律性的问题”［2］。1900—

1949 年，教育学在“仿学日美”中初步萌生

“中国意识”和“本土意识”。［3］如在杜威

（Dewey，J.）影响下，陶行知、陈鹤琴等提出了

“生活教育”、“活教育”理论。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教育学中国化加快探

索。比如，1957年，曹孚的《教育学研究中的

若干问题》，挑战了凯洛夫《教育学》，从教育

与社会结构等基本问题入手，阐述教育学研

究中的方法论，在方法论方面丰富了教育学

中国化的理论基础。［4］1961 年，刘佛年主编

《教育学》，有意识地对教育学的发生及发展

规律进行了探讨，对纠正教育学政治化、语录

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初步实现了教育学“中国

化”。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人开启了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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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教育学的历程。［5］一些本土的教

育概念、主张甚或流派时有涌现，中国教育学

的自我意识更为觉醒。

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教育学已成为时

代之需，现实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

教育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结晶，［6］其思想

伟力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实践。因

此，亟须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重要论述所涉及的重要范畴、重大命题、标志

性概念、方法论创新等，并将其进一步学理

化、体系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推进

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迫切需要教

育学理论的引领。构建中国教育学是教育强

国建设的理论自觉。七十多年的共和国教

育，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教育发展，积累了丰

富的教育实践经验，需要提炼总结其中蕴含

的观点、理论、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

育理论。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

增强，亟须改变以往长期存在的“学徒困境”

和“跟随心态”，提升参与国际教育治理能力，

扩大教育国际话语权。面向未来，数字化转

型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体和

方向，［7］技术发展为中国教育赢得了“并跑”

甚至“领跑”的发展机遇。中国教育学需要抢

占新赛道，赢得新起点，推动中国教育理论的

系统性重塑。

二、中国教育学的三大支撑

没有“筋骨”的教育学，是“立不起来”的

教育学。中国教育学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

导下，立足历史、当下和未来三个维度来系统

构建。从历史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

中国教育学文化品格以中国魂；从当下来看，

共和国教育实践，特别是新时代的教育实践，

赋予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以实践脉；从未来

发展看，数字技术发展赋能中国教育学同步

发展以动力源。三者合力为中国教育学的构

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供给和实践支撑。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教育

学文化品格以中国魂

“没有一套文化，我们也就根本不能形

成为这样一个民族，我们也就没有向世界人

类要求自主自决的立场与价值。因此所谓

‘民族自决’，一定要从存在于民族背后的文

化传统来出发。”［8］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

辉煌。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对延

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

着重要作用。［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教育学提

供了具有标识性的价值引领，其中蕴含的天

人合一、道法自然、家国一体、革故鼎新、自强

不息、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等观念，是形塑中

国教育学的深层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构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

源。“中国教育学的四大来源可追溯至《论

语》、《孟子》、《荀子》、《礼记》。”［10］其中，《论

语》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和教师思想。《学记》

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

学专著之一。［11］《大学》作为一部大教育论，

包括了“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哲学等更广博

的学习和施教的理论，以及教育与道德、政

治、哲学等的关系”［12］。此外，《颜氏家训》堪

称家庭教育的经典。王阳明的《南赣乡约》则

肯定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在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影响下，还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教

育制度，如科举取士、书院制等，至今仍显性

或隐性地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

（二）共和国教育实践特别是新时代的

教育实践赋予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以实践脉

中国教育实践，是立足于中国特有国情

发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具有区别于他国教育

的独特性。一是教育规模之“大”。中国已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水

平实现历史性跨越。［13］2022年，全国共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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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学历教育在校生2.93

亿人，专任教师1 880.36万人，新增劳动力平

均受教育年限达 14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89.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5.5%，高中阶

段毛入学率91.6%，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4 655 万人，毛入学率 59.6%。［14］二是教育制

度之“特”。中国不仅有通用的基本教育制

度，更有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例如，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一

体化制度”、［15］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制度、［16］

中小学校实行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

制、［17］普通高等学校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18］等。三是教育差异之“巨”。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国情的一个

极其重要的特征。［19］因此，中国教育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是长期地、历史地存在着的，不

仅城乡和区域差异巨大，而且校际和群体差

异也很大。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中国教育

实践仍取得如此丰硕成就，背后必然有其独

特的理论支撑。

实践是发生着的理论。［20］共和国教育实

践，特别是新时代教育实践，产生了丰富的教

育理论与思想，同时为中国教育提供了最好

的土壤。一是教育实践“正在使用的理论”，

即教育实践中已达成高度共识的思想。比

如，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思想。1992年，党的

十四大第一次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此后，历次党代会都延续这

一战略部署。从2012年开始，国家财政性教

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

以上，［21］把教育事业真正作为推动各项事业

发展的先手棋。再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的思想。1949年 12月，第一次教育工

作会议首次就“为什么人办教育”这一问题作

出明确回答，即教育“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

农兵服务”［22］，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思想的开端。此后，历次教育工作会议、重大

教育部署都不断重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的思想。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逐步形成科学的思

想体系。［23］二是教育实践“隐性的理论”。这

指的是实践中隐含并在不断发展的思想。比

如，教育公平的思想。改革开放后，教育公平

问题日渐凸显。教育公平在第一阶段主要是

数量和规模的扩大；第二阶段更加重视教育

资源与机会分配机制的合理性。［24］简言之，

从追求“有学上”到“上好学”（也被称为“优

质均衡”或者“高位教育均衡”［25］）。区别于

瑞典教育家胡森（Husen，T.）提出的“起点公

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三维度教育公平模

型，高位教育均衡理念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26］三是教育实

践“可能存在的理论”。这指的是教育实践已

经发生却尚未提炼的思想。例如，中国的教

育普及化规模之大、速度发展之快，远超于世

界其他国家。然而，关于中国教育普及化的

理论，尚未形成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在高等教育领域，沿用的仍然是20世纪70年

代特罗（Trow，M.）提出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理论，即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划分为三个阶

段：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其具体的区分

指标是 5%、15% 和 50%。［27］有学者指出，今

天再用“普及化”来解读我国新时代高等教育

的格局时，就需要走出对高等教育“规模扩

张”理论的误读。［28］类似的实践还有师范教

育、教研制度以及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测试所取得的成就等，这些都是我国教育理

论最真实、最丰富的样本，也都是构建中国教

育学亟待挖掘的重要生长点。

（三）数字技术发展赋能中国教育学同

步发展以动力源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媒介，将物理空

间的人与物开创性地完全数据化并联结一

体，建立了任意两者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可

能。”［29］这种新媒介不断地重塑着社会结构

和社会关系，使建立在工业时代基础上的教

育学面临着新主题、新场域、新变革，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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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赢得了与时代同步甚至引领时代的历

史机遇。

从当前探索看，中国在推动数字教育中

所形成的新经验和新模式，为中国教育学的

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中国启动实

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来，教育数字

化工作持续推进、成果丰硕。如通过搭建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把数字资源的静

态势能转化为教育改革的强大动能，探索出

“助学、助教、助管、助研、助政”数字教育新

模式。［30］因此，中国教育学要乘势而上，对已

有成功经验进行提炼总结，不断为全球数字

教育理论版图注入中国特色。

从未来发展看，教育数字化转型将是围

绕“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的教育深

层改变，其面临的诸多新理论和新实践议题，

需要中国教育学的回应引领。一是新的教育

理念。数字技术的助力，使“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在当代真正得以开花结果。但在明

确其对教育教学重要性的同时，也要警惕数

据主义和算法主义对价值塑造的蚕食。这需

要教育学去思考技术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

共生，去思考如何规避伦理风险，回到教育原

点。［31］二是新的体系结构。泛在智能的学习

空间使教育制度体系由纵向等级制度体系为

特征的刚性制度，向多回路、由正式制度和非

正式制度构成的弹性制度转变。［32］这需要中

国教育学去探索构建高质量、个性化的终身

学习体系。三是新的教学范式。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知识观及知识生产的

主体，如何构建适配、精准、分层的智能教学

范式，实现规模化教育和个性化培养的有机

结合，成为需要探索的重要命题。四是新的

教育内容。面对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对传统教育的“降维打击”，教育迫

切需要超越知识学习，聚焦发展素质教育，通

过重构知识体系培养学习者的高阶思维能

力、综合创新能力。五是新的教育治理。数

据治理推进教育管理与业务流程再造，使教

育治理向数字化方向纵深拓展、从粗放式管

理向精细化服务发展，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带来新的命题。可

见，数字教育发展引发的新议题在客观上为

教育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发展机遇，不断推动

中国教育学进行观念重塑、理论重构和体系

重建。

三、构建中国教育学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构建中国教育学，为教育强国提供有效

的知识供给和理论支撑，是中国教育学者的

时代使命与责任，也是自身知识增长的重大

机遇。然而，它也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

当务之急，需要明确中国教育学的总体定位、

核心概念、重大命题和基本范畴。

（一）总体定位

构建中国教育学，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定

位，如何区别于已有的教育学体系。［33］首先，

中国教育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

根本遵循，这是区别于其他教育学体系最显

著的特征。同时，构建中国教育学要做到以

史为鉴、借古开今，特别要认真审视和反思

“中国教育学发展世纪问题”，包括政治、意识

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

“中外”关系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

规避教育学在百年中出现多次的“整体式转

向”或“推倒重来式”的“发展”。［34］其次，需要

明确的是，教育学理论贡献的核心是知识贡

献。［35］构建中国教育学，最终目的是要努力

构建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推动形成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建

设教育强国提供理论支撑。最后，中国教育

学是立足于中国教育实践的教育学，是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学。［36］因此，构

建中国教育学，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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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教育实践中，把所蕴含的中国特有的理

论、思想、范式、模式、制度提炼和总结出来，

充分彰显其学理性、科学性和专业性，形成能

够经得起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的中国教育学

理论体系。

（二）核心概念

核心概念作为教育思维的工具，是构建

教育学的基底，是教育论证的逻辑起点。只

有在确定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才会精准解释

包含概念的教育命题，才可能对不同教育命

题之间的关系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证。“教育学

的专业概念，基本上是历史地形成的。”［37］中

国教育学在界定和使用核心概念时，需要合

乎逻辑地分析概念内涵的历史性变化。在充

分吸收已有概念的基础上，需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共和国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以及数

字教育中，凝练和抽离出适合时代发展需要

的核心概念，形成中国教育学的概念体系。

中国教育学的核心概念可以从微观和宏

观两个视角生成。为兼顾古今中外又分别做

普适性和中国特色的二分。普适性核心概

念，是中国教育学和西方教育学通用的概念；

中国特色核心概念，是基于中国国情、具有中

国鲜明特色的概念。（见下图）

微观的教育核心概念，由普适性核心概

念和中国特色核心概念组成。微观普适性核

心概念主要包括学生、教师、课堂、课程、教学

等；微观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时代

新人、建设者、接班人、思想政治理论课、师

德、统编教材等。这些核心概念，主要用来界

定、阐述教育内部诸多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

宏观的教育核心概念，同样由普适性核

心概念和中国特色核心概念组成。宏观普适

性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教育战略、教育普及、教

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制度等。宏观中国特

色核心概念主要包括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素质教育、党组织（委）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生态文明教育等。

这些核心概念主要表示教育与外部环境之间

的关系，探讨教育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及

发展规律。

（三）重大命题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命题”往往是在

范畴、概念基础上进一步的思想表述，通常是

以判断性的短语和短句形式呈现。中国教育

的丰富实践，催生了许多重大命题。比如，在

“人”的培养方面，重大命题包括“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家校

社协同育人”、“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等。这些重要命题，都是基于培养人的角

度对我国教育实践活动作出的重要论断，旨

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再比如，在教育的

社会功能实现方面，重大命题有“教育要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把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

命”，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最新提出的“教育、

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等。这些重大命题都

是应时而生，是对我国教育发展的总体定位

和方向性指引，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中具有

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四）基本范畴

已有教育学对教育概念的代表性界定为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38］。作为“活动”的

教育，更是教育本来的样子，这方面的教育理

论具有普遍性。［39］教育也可界定为“事业”，

中国教育学核心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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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业”的教育，更具有中国特色，更能体

现中国制度、中国文化的特征，相应的教育理

论具有特殊性。［40］依循该逻辑，本文以“活

动”和“事业”为界线，将中国教育学分为微观

教育学和宏观教育学，以勾画中国教育学的

基本轮廓，展现中国教育学的全景纲要。

微观教育学以人的教育活动和教育规律

为研究对象，以人的成长发展为目标，解决育

人的问题。马克思（Marx，K.）指出：“人的本

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微观教育

学所指的人，既是单数的人，又是复数的人。

以学生为例，所谓单数的人，是指学生个体；

所谓复数的人，是指学生群体。微观教育学

以学校教育为主体，探讨教育内部的活动，遵

循教育自身规律。微观教育学的基本范畴主

要包括课程和教学、教师和学生、学校和课堂

等。微观教育学视野下的教育，是以符合教

育规律的教育活动培养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

个体和群体。

宏观教育学以教育事业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及规律，解决教

育的定位和边界问题。宏观教育学与特定的

社会发展、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受教育

外部影响较大，往往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政

治性。宏观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可能涉及教

育方针、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制度、教

育普及、教育公平”［42］，还可能涉及教育与经

济、文化、技术、人口的关系等。宏观教育学

视野下的教育，是分析特定时代教育事业的

情况，以及政治、经济等与教育的交互关系。

宏观教育学与微观教育学既是中国教育

学的两个不同层次，又相互影响、相互依赖，

密切联系在一起。

四、构建中国教育学要处理好若干关系

构建中国教育学，要尊重中国教育发展

的实践逻辑，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破解现有教

育学发展中的难题。

一是处理好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关

系。中国教育之“学”必产生于中国教育之实

践。构建中国教育学，必须改变理论研究者

与实践工作者长期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积

极建构两者相互滋养、交互生成的良性循环

发展模式。这要求我们“在实践变革与理论

创新的互动中发展中国教育学”［43］。中国教

育学的理论创生要从中国教育实践中提炼新

概念、新命题、新话语，并自觉接受实践的检

验。中国教育学的建构者既要包括理论研究

者，也要吸纳一线工作者，形成双方合作共同

探索的研发模式。这样的研发模式，不仅有

助于中国教育学的实践解释力，也有助于优

化其实践指导功能。这样形成的中国教育

学，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与能力，能够与

中国教育实践同步发展。

二是处理好思想继承与理论创新的关

系。构建中国教育学必然要从五千多年中华

文明中汲取其蕴含着的丰富教育思想，需要

注意的是，要有甄别地吸收其中优秀的、先进

的、科学的教育思想，而不是无差别地接受，

或者简单地“拿来”。这就需要将继承的教育

思想创造性地加以转化、创新性地予以发展，

使其与时代主题相融合并能够满足指导当下

乃至未来中国教育发展的需要。这是对中华

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再造，是使

其焕发出新的活力的必经之路。同时，要明

确构建中国教育学不是对我国现有教育学进

行简单抛弃与否定。我国现有教育学，对教

育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构建及教育学科的科学

分类作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构建中国教育

学要不拘泥于主要针对师范生培养的对象设

定和基于哲学思辨的理论构建方式，而是充

分继承其合理成分、立足中国大地、以前瞻性

的眼光创生出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为广大

教育工作者甚至每一位学习者提供有效的教

育指导。

三是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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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国教育学，不应是以西方理论为核心的

“中国化”，［44］而是要充分尊重中国教育自身

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发展中的真问

题。通过对中国教育独特的模式、成就与经

验等进行深度的理论思考，将其上升为教育

的基本规律。同时，构建中国教育学，也要充

分学习借鉴一切文明的有益做法和成功经

验，站在为世界教育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的高度。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教育学“既是中

国的又是世界的”，而且“唯有中国的才是世

界的”，要将中国独有的教育成功方案升华为

具有国际普适性的教育理论。

四是处理好学科立场与跨学科借鉴的关

系。构建中国教育学要秉持“不能因为强调

自身的独立性就拒绝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和

“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力量不会影响其学科的

独立性”的原则。［45］要形成中国教育学独特

的研究领域和范式。中国教育学既不是其他

学科研究在教育方面的拓展与延伸，也不是

其他学科在教育领域的“跑马场”或“代言

人”。因此，构建中国教育学，要在充分吸收

其他具有解释力的跨学科知识的同时，始终

坚定教育学学科立场，明确学科边界和范畴，

全面提高教育学的理论水平和学术品质。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强

国大调研”成果。课题组先后调研了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

大学教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山西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等单位，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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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utline of Chinese Pedagogy

The Research Group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is a theoretical need for the building of 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major pillars of Chinese pedagogy includ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PRC educational practice，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dows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Chinese pedagogy with Chinese soul，the PRC educational practice
（especially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the new era）provides the pulse of practice for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ese
pedagogy，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ffers the power source to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edagogy. To construct Chinese pedagogy，we must clarify its overall orientation，core concepts，major propositions，and
basic categories，and focus on the following：Taking human development as the micro logical thread，and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functions of education as the macro logical thread，thus constructing the basic prototype of micro and macro
pedagogy；methodologically，we need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Chinese pedagogy and international pedagogy，and disciplinary standpoints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ference.

Key words：Chinese pedagogy；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a powerful country in education；micro pedagogy；
macro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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